Prophecy, Theology of 預言神學 我們可以把預言解釋為1.認識真理的一種方法，因此可與哲學作對比。在聖經表達的方式中，它是2.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神學的一部分；且是屬於3.神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真理的一部分，或就廣義而言，是啟示的整體。預言可以是4.用很多不同形式的文體表達的；5.在正典與非正典均如此。我們會在下面進一步解釋上述五點。
1.像哲學一樣，預言的目的亦是要向人提供有關神、人和世界的真理，而它處理的問題亦可在一些無人不知的哲學問題上表達清楚︰什麼是真實的？我們怎樣知道真理？應怎樣行事為人？但它不像哲學的是，它的起點是神，而它知識的來源是神的啟示──是接受的真理，不是由人以自主的理性或經驗所得到的真理。故此，預言實在是預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觀，亦即是一個有創造者和靈體參與的實存世界，與世界不相混合，卻對世界發生著影響力，並與之有交通，特別是人；預言即是其交通的模式與內容，而先知則是這種交通的人間媒體。
預言不只是代表著一種追求真理的特別方法，按哥林多前書一18～三20的說法，它也是惟一的方法。在那裡，保羅否認人自主的理性是另一追求真理的有效方法，而他對希臘智慧的指控，必定包括一般的哲學思想〔Godet； 另參林前一19～21，二6～8之「智慧」（sophia）〕；這就是說，自然啟示或洞察力對救贖也是毫無幫助的〔參O. Weber；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〕。
2.預言的源頭是「神的靈」。這在新約是相當清楚的，新約稱預言為聖靈的恩賜或工作（羅十二6；林前十二10；參較林前十二28；弗四8；帖前五19及下）；而先知則被稱作「屬靈的」（pneumatikos，林前十四37；參何九7）。這種界定在舊約也是如此（撒上十九20；王下二15；代下十五1；尼九30；彌三8；另參彼後一20及下）；不過有些書卷並不強調聖靈的角色，或沒有明確的劃分聖靈與耶和華的身分（Lindblom, Prophecy）。摩西的希望是所有屬主的人都能成為先知（民十一16～29；另參路十1），而約珥則預言神的靈「澆灌凡有血氣的」（二28），這對施洗約翰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（太三11）；在主復活後建立的教會也實現了（徒二16、33）。
3.神啟示的形式非常多，在耶十八18是描寫為「祭司講律法，智慧人設謀略，先知說預言」（另參賽二十八7，二十九10～14）。先知可能是群居的一個小團體或專職人士所組織的（王下二3及下，六1），另有些則寄附在殿中，也有些本身就是祭司，像撒母耳、以利亞、以西結，和（？）耶利米（耶一1）。祭司也有他的「先知」位分，例如解釋、抄寫律法（賽二十八7），故此舊約先知與祭司的職分，並不如有些人說的那樣涇渭分明（Pedersen, Johnson）。
智者與智慧教師在以色列亦被看作是領受並傳遞屬神恩賜的人（創四十一38及下；撒下十四20、17，十六23；王上三9～12～\cs628；von Rad），他們與先知亦有某種關聯。在晚期舊約及兩約之間的作品，智慧與預言的關係愈來愈密切，有時還有傳統祭司的工作，那就是解釋聖經。再者，這多重身分有時匯集於一身，就如但以理，或昆蘭社團的智慧教師（mas*k|^l|^m），以及保羅教會的屬靈人（pneumatikoi，林前二15；Ellis, Prophecy）。假如「預言」一詞是以廣義來指各類型的啟示教導（保羅並沒有這樣用過，林前十四6），即可能是指神啟示的整體（彼後一19及下；另參路十一50及下；徒二16及下；雅五10及下）。
4.有人按體裁及啟示的形式來界定預言（參Aune, Rendtorff-Meyer-Friedrich），不過預言是不容易作這種歸類的，因為就是在舊約聖經，它也有多種體裁，而這一點是猶太教（Josephus, Against Apion I, 38～42）和早期基督教（可十二36；徒二30，七37）也承認的。我們也有證據顯出，新約各種不同文體的基礎也是先知的工作，也可以說，是那些具備先知恩賜之人建立的（Ellis, 'Gospels'；參Lindblom, Gesichte）。各種不同的預言文體，與人傳遞啟示的不同經驗是吻合的；對基督徒來說，耶穌的經驗正是此等經驗的原型（Hengel）。
5.先知不是信息是否合法的最後審裁者，正如舊約（王上二十二；耶二十三，二十八）和新約（林後十一4、13；約壹四1～3）的先知所引起的衝突，他們傳的道要接受幾種測試︰他們的預言特性（林前十四29）是否與摩西（申十三1～5）和耶穌（太七15，二十四11；彼後二1）的教訓相符。只有信息通過這些審查，它才有權柄可言（參帖前五19～21）。就算它被裁定是神的話，也不等於它自然地成為聖經的正典（Canon{\LinkToBook:TopicID=254,Name=Canon}）*；預言對當代的領受者有特別而直接的用處，只有當它的內容被裁定對後代信徒也有用處，是屬於規範的啟示，也就是將來的預言亦要靠它來測試，這樣的預言才會被認為是正典的作品。
另參︰聖靈的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；

基督的職分（Office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67,Name=Offices of Chris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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